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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看上去显得很年轻，倘若不是身体略略有些发胖，人们

极可能把她排入青年姑娘之列；

她长得十分漂亮，眉眼口鼻，无论怎么挑剔，都寻找不出

不妥的地方来，可以想见，她年轻时是个相当靓丽的姑娘。

这是一辆由省城开往风川市的普通长途公共汽车。她在

车上一出现，立刻引起了旅客们的注意。其实，她衣着很平

常，尽管质地不错，但式样一般，她没有化妆，也没戴任何首

饰，但人们总觉得她身上有一种东西让人起敬，这大概就是所

谓的气质吧。

众人异样的目光她感觉到了，突然间倒显得有几分不安

起来，大约意识到自己的特殊，坐下后，忙主动找左右旅客攀

谈，想尽量使得自己普通一些。

上 ，然而棉衣比他身体还要

她的左边，坐着一位中等身材的老年人，看上去有７０多

岁，须发全白了，光赤着的上身，积满了污垢。他见她坐到自

己身边，忙将一件中式棉衣穿在身

脏，已是春末了，本该夹衣夹裤了，穿上如此厚的衣服，不但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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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觉得脏，还感到闷热。这个人她在候车室里见过。那时，他

手里拿着张纸向旅客们述说着什么，看得出他在乞讨。但当

他看见她走过去时，不知为什么，不但没有迎上来向她讨要，

而是赶忙躲到一边去了。也许，他把她当成维护秩序的工作

人员，想不到她也是去风川市的旅客，车票竟与他连着号。他

变得异常的局促不安了，把身躯收缩得紧紧的，与她之间，保

留着一条宽宽的间隙。

她的右边，是个年龄约莫５０岁的妇女，身材清瘦，面色蜡

黄，双眉被忧愁紧锁着，对于邻座的她，没有任何感觉。

她先与他搭讪，和悦地问：“老爷爷，你也去风川市呀？”

老年人有几分紧张地应付着：“哦，哦⋯⋯”但瞬间，他脸

上却现出苍凉的表情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嗨，老爷爷，看来，我真

的是老了。可我退休还不到两年啦⋯⋯”口音很特别，不像本

地人，倒像外省人说本地话。

“退休？”她很惊讶，“你原来在哪个工厂做工？”

“工厂？”他摇摇头，“不，我不在工厂工作，我是青海省地

矿局的高级工程师。”高级工程师？这着实令她瞠目了，一个

退休不久的高级工程师，经济再拮据，也不致落魄到乞讨吧。

他对她的反应相当敏感，大约经历这种反应许多次了，肮

脏的脸上泛起红晕，但他不恼怒，只有怆然，是啊，他现在这个

样子，谁能把他和高级工程师相提并论。为了证明自己没有

说谎，他伸手到棉衣口袋去掏东西，大约想出示他在车站上给

别人看的证明吧！但不知为什么，却又没掏出那张证明来，羞

惭地低垂着头，轻声说：“你肯定看见我在车站讨钱？”他不待

她回答，直率地说：“坦白讲，我的车票钱，就是刚才要的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乞讨呢？”她用审视的目光在他脸上扫了扫。

“难道你单位上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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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不 ，不⋯⋯”他急忙否定，显然不愿旁人责怪他工作单

位，停了一瞬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一言难尽呀。⋯⋯”嘴唇动了

动，却又把话噎住了，是不想说？还是觉得说清楚太费唇舌？

他用目光认认真真地打量着她，“你为什么来坐这样的车呢？”

显然在打探她的身份。

看来，这对她也是个敏感的话题，她不想回答，忙转向坐

在右边的妇女。

汽车不知何时开动了，摇摇晃晃出了车站，很快驶上通向

风川市的公路。右边的妇女伏在前排靠背上，将头埋在两条

胳膊之间。

“你晕车吗？”她关切地问。

妇女摇摇头，竞然伤心地低声啜泣起来。

她有些莫名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妇女没有回答，哭声更加凄戚，引起同车的人的关注，不

约而同纷纷投来目光她发现这些目光充满了同情，似乎，人

们都认识她。

这时，左边的老人同情地帮她回答：“她家出大事情了。”

“你认识她？”她不由转头看着老人。

“我们同住在黄石村。”

黄石村！她微微一震，好熟悉的名字。啊，想起来了，那

是座群山中的小寨子，乱石遍野，田地贫瘠。她曾经去过那

里。可那是几十年前了，一段多么残酷的日子哦。

“她家出什么大事了？”她更加关切了。

“她的儿子被公安抓了。”

“抓了！犯什么罪？”

“绑架罪。”

“绑架！”她眉头不由一皱，止不住瞥了妇女一眼，同情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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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唉

人大减去。在当今中国，绑架是近年出现的一种犯罪手段，大

约是从外国电影上学来的吧？

老人显然看出她表情的变化，解释说：“绑架人家的小孩，

勒索钱财，实在不应该，可她儿子算特殊⋯⋯”

“犯罪还有啥特殊！”她不客气截断他的话。

老人辩解地说：“同志，你不知道她的儿子是个多好的娃

娃⋯⋯，，

“好娃娃更不应该去犯罪！”

”老人叹了气，有点不满地瞥了她一眼说：“真是

饱汉不知饿汉饥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娃娃犯罪仅仅为了要二千

元的学费。”

“为了学费？！”这倒令她想不到了。心不由得往下一沉，

自语地说：“黄石村现在还这样穷？”

老人变得激动了：“穷？也可以说不穷。穷的是庙子，方

丈可富得流油哩！”

他话音刚落，车厢里却爆发出一阵哄笑。显然，老人的话

引起了共鸣。

她没有笑，不知为什么脸上却泛起一阵骤冷。现在，人民

群众对官员们的不信任，使她的心情十分沉重。此时此刻，这

辆普通长途客车上的乘客们还不知道，这个气质出众的女人，

是新上任的风川市市委书记舒中。

她不带随员独自一人坐普通长途客车去赴任，绝不是有

意标新立异，也没有微服私访的打算。出发点很简单：只是想

在离别几十年后，真真切切地看看风川市大地，风川市人民现

在而今的面貌。这儿是她的故乡，留下过她童年的梦幻，青年

的理想；有过欢乐，也有过悲伤；有刻骨铭心的恋情，也有撕心

裂肺的痛苦；有血与火的残酷斗争，也有刀劈斧砍的决断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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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队长

唉，风川市啊风川市，对于她来说既令人梦绕魂牵，又叫人想

起来心中就发寒。当年离开的时候，她曾一百次地发誓：风

川，永别了。但多少年来，她又千万次地希望回到这块土地上

看一看。特别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思念之情更切。也许，这儿是

生她养她的地方吧？不，不，不仅如此啊，这儿还有许许多多

值得她牵挂的人，尤其是那位已经牺牲在剿匪徒战斗中的征

——二野军政大学分校的分队长。 他是她的初恋对

象，也可以说是她一生中倾心相爱的人，正是为了他，她至今

才孑然一生。她曾在多少个清明节里想请假回来在他的坟墓

上添把土。当然，他是没有个人坟墓的，那次被匪徒同时残害

的十几个人是活活烧死的，等她和救援部队赶到消灭匪徒后，

寻到的只是一堆白骨，实在分不清谁是谁，只好合葬一起，立

了一座纪念碑，这座碑就在紧邻黄石村的龙滚沟，已经４０年

了。这个把庙子搞穷了的富方丈，是什么人呢？！

这次她能回到故乡来工作，完全是一个意外。

生活真是开了个大玩笑，几十年前，她由于出身资本家兼

地主家庭，不能和一个解放军的干部结婚，不久，又由于家庭

关系而被复员处理。之后她考上了政法大学，做起了人民的

检察官，竟然成了全国先进工作者，当选为人民代表。就在人

民代表大会上，不期而遇当年的西南军政大学风川分校的政

委，后来的风川地委书记，现在省委的第一副书记李陵。本

来，这次相遇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，不想，李陵却把她要回

到省里来做纪委工作，更想不到的是，她又被派到风川市来做

市委书记，而与她“搭档”的市长何云峰，竟是当年不被批准和

她结婚的那个解放军干部。

客车驶入了风川地界，平原已到尽头，山丘迎面而来。由

浅丘而中丘，由中丘而深丘，公路的弯也多起来，不过公路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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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客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，冷不防，不少乘客们

然弯弯曲曲，但却宽阔平坦，这倒使她产生了不一般的感觉，

记得当年离开风川时还坐的是马车呢。山上的树木也多了，

远近居民的住房，也不是她离开时的茅棚草屋了。

汽车越往前行，她越不能平静，强烈的游子归来的感觉，撞

着她的心壁。同车的旅客在车弯过去拐过来中昏昏欲睡，而她

却愈来愈亢奋，脑海里像掀起九级风浪，此时此刻占据她心的

却是一种忐忑不安。她毕竟不是告老还乡，而是在风川市正处

危难的时刻来工作的，不说眼下在她左右的乞讨的高级工程师

和绑架罪犯的母亲令她百思不解，就是她在省纪委读到的无数

反映风川情况的举报信，就使她感到将压到肩上的担子有多

重。李陵曾明白地告诉她：“风川市被高泽群搞成个烂摊子了，

现在我们叫他离职养病。你去接他的工作，困难一定会不少。

不过，有何云峰的配合，你会改变风川市的面貌。”

她不怀疑何云峰会和她合作得很好，对于基本上被撤职

的高泽群，她却感到震惊，这个人也是军大分校的校友，当年，

他是她们的理论教员。他的理论课讲得生动而活泼，她们都

喜欢他的课，在后来的剿匪征粮中，他表现得非常英勇，很快

被委派去担任区长，她离开风川时，他已经是风川县最年轻的

副县长了。这样的人会变么？但她确实看到了对他的举报

信，有一封信揭露他向龙滚沟村的乡镇企业龙翔开发公司索

要一百万元，还有一封信揭发他在风川市大搞资本主义，开放

赌场妓院，社会治安混乱，一伙暴民竟然哄抢东门百货大商

场，那起轰动全国的假酒案竟然也和他有牵连⋯⋯

高泽群，难道这一切真的与你有关？

风川市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

“咔嗞

猛往前倾，头被撞痛了她也被撞了一下，还不待弄清发生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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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

什么事，突然听到一阵刺耳的警铃声，紧接着，一辆开道的警

车在前，一辆日本产皇冠轿车在后，风驰电掣，目中无人地冲

过去。乘客们愤怒了，有的向车窗外吐了口唾沫，有的恶狠狠

地骂了声：“贪官！”

她的脸又红涨了，一股热血直冲脑门，是羞惭？是愤恨？

那骂声，那唾沫，仿佛都是冲她而来，心中不由得产生了几分

怨尤：在这车辆不多，基本上就没有行人的公路上开什么道？

耍什么威风。她为官多年，也许级别还不够吧，从来未用过开

道车。这种车，过去只有迎送外宾时才用，近年来似乎用得太

烂了，省上的干部，甚至地市级，还有的县级干部出门也要摆

这个谱。想想解放初期人们对共产党的干部那种敬仰、亲近

之情和今日用唾沫回敬，她的心像被人狠捏了一把。

风川市政府，是在国民党时期风川专员公署的旧址上扩

建的，除了后院那座三层欧式钟楼外，旧的建筑已荡然无存。

解放前，这钟楼是全城的最高点。舒中儿时特别喜欢听钟楼

上的钟声，她读书的学校就在钟楼旁边。解放初期，实行军政

合一，由解放军的师部、军大分校校部以及南下服务团的干部

共同组成了军事管制委员会，管理风川地区。所以当时的师

部、军大分校校部、南下服务团都住在旧专员公署里。

风川地域偏僻，又处山区，解放前帮派林立，黑社会活跃，

拦路抢劫的土匪几乎遍地都是；山野里，处处种植罂粟，城镇

里烟馆、赌场、妓院处处可见，社会情况非常复杂。因此，除专

员公署外，国民党也派重兵布防，成立了风川师管区、风川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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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委员会。尽管如此，鸦片烟却越铲越多，常常深夜枪声不

断，尸陈街头也时有发生。俗话说山高皇帝远，在这里，是没

有法的，枪杆子就是法，舵爷、军阀的话就是法。有一年，省城

著名的戏剧旦角到风川城唱戏，有一个长得牛高马大的兵痞，

要进戏园里看戏，此人仗恃着有身蛮力，袍哥仁义社中海了个

五排，江湖上有一帮难兄难弟，在风川城的茶馆、酒楼里吃了

就走，从来不给一文钱。店老板不但不敢要，反而亲自送出店

堂，躬身相送，进戏园子看戏不买票，更是家常便饭。那天既

然省城来了名旦角，他当然到场。事也凑巧，那天戏园门口收

票的患了急病，临时找来个人替他当班。这个人不认识这位

歪人，在他进门时拦住他：“你的票？”

他双眼一瞪就要发作，幸好另一名收票员认识他，忙忙上

前解围。这个歪人虽进了戏园子，却被这一阻拦弄得心里毛

椒火辣，认为丢了他的面子，愈想愈不通，于是走出戏园买了

几只大火炮，又返回戏园，待到名旦角唱到“朝前走，要过

关⋯⋯”那段精彩唱段，点燃火炮往空中一扔。“砰”一声巨

响，震得戏园里仿佛爆炸了似的，观众立时乱作一团，人挤人，

人踩人惊恐地夺路往戏园外逃跑。在国民党时代，为怕闹事，

戏院里都有全副武装的弹压队坐在最后一排。火炮一响，弹

压队立刻冲到舞台上，把两挺机关枪架在台口，总算把混乱压

下去了。名旦角只得又上台继续演唱，但好端端的一场戏不

得不在真枪实弹的弹压下进行，这令兵痞大大出了口气。这

个歪人，搞的不过是恶作剧，哪知那天风川的党、政、军、警、宪

的头头脑脑都在场。当时风川最歪的人是风川师管区司令兼

专员罗章华，这一声炮响大大丢了他的面子，他当即派人将兵

痞查了出来，而且就在当晚将这个家伙枪毙在戏园门口的大

街上，打了三枪，脑壳上一枪，肚皮上一枪，有一枪打在脸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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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这个家伙脸上的横肉撕扯去一大块。罗司令命令曝尸三

天。这三天，倒让戏园门口成了最热闹的地方。

现在的风川城早已不是小城，而成为一座较具规模的中

等城市。戏园还在原来位置，但已重新修建成一座集影、戏、

玩、乐、吃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娱场所。

市政府的办公大楼修得十分雄伟，白瓷砖贴面的五层大

楼，正面装着扇形的棕色玻璃幕墙，在阳光的作用下，市政府

大院的花园、假山、喷泉、水池全收入于幕墙上。看得出，建筑

设计者颇费匠心。市长办公室在大楼二层，和市政府办公厅

同属一层，高泽群兼任市长时，只占用了一间二十平米的房间

办公，外面有个小套间，是秘书办公的地方。何云峰接任市长

后，将办公室认真进行了一次改建，二十平米扩为四十平米，

除了秘书的办公室外，另外还加了浴室、休息室、阅览室、运动

室。总起来，一百五十平米了。他是个有魄力的人，很懂生

活。他不认为这是讲排场，搞享受，在办公室里有什么好享受

的，这是工作需要，风川市虽然不大，但毕竟有五县一市，六百

万人口，堂堂的市长办公室，是风川市的门面，上面领导、外国

的客商来了，首先要见的就是市长，不能让人有窝窝囊囊的感

觉，要让人一走进市长办公室就立刻感到实力、气魄，说白了，

这也是一种包装啦。在他改装办公室时，曾有人反映他奢华，

他听了很不以为然，认为这是屁话。以能力而言，他认为他远

远超过了高泽群。他所不足的，就是文凭差一点。按说，高泽

群做市委书记，他就应该出任市长。也不知哪里没搞好，书记

和市长都让高泽群一肩担了，而他只是一个空头副书记，是个

最没实权的角色，高泽群做出决定，他只不过是个跑腿匠，这

儿视察一下，那儿去剪个彩，这算什么？为此，他曾不止一次

在李陵面前发牢骚。老政委总是安慰他不用着急。不着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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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不着急，要等到何时呢？他都过了五十五岁，再拖下去，黄瓜

菜都凉了也该他时来运转，高泽群终于因病下台了，他总算

如愿以偿。当然，李陵的夫人，在风川城名声显赫的金威公司

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庞钰起了关键作用，这也算对他热心帮助

她在风川下海经商的回报。

四十年过去了，他身材仍然保持得如舒中在军大分校时

见到的那样，一点也没发胖，头发只鬓角处白了几根，眼角上

几乎没有皱纹。看起来也是那种一点不出老相的人。由于对

高泽群的反感，当风川市的大印到了他手中后，他就决定自己

的执政方针；全面否定以前风川所做的切，创造属于何云峰

的业绩。常言说，嚼别人嚼过的馒头没味。在别人修出的路

上修修补补，算别人的还是自己的？不过，他也担心，倘若上

级派来个书记与自己的意见不合，他不又成了附庸？天有助

人之美，恰在这时他从庞钰处听到了李陵把失去联系几十

的舒中要回省里的消息，立即赶到省城找到李陵提出要求，让

舒中回风川市工作。他不是怀念旧情，几十年前，他与舒中的

婚姻未被批准后，不久他便与另一个姑娘结婚了，虽然没有舒

中漂亮，但风姿也是十分迷人的，还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何

凯，这孩子不但人才出众，现在还被庞钰看中，做了她的助手，

担任了金威公司副总裁，兼任风川城唯一的三星级宾馆金威

大酒店的总经理。不幸的是他夫人两年前患肝癌过世了。不

过，这未给他带来多大的痛苦，他很想得开，人总是会去世的，

不过早晚而已。这也没有给他带来孤独，像他这样身居要职

风川市数一数二的人物，应酬实在太多了，陪同者可说是趋之

若鹜，这其中不泛美若天仙者。即令他需要再婚，也绝对要选

一个年轻的。他喜欢的是鲜花正艳时，年轻女人怎么看都比

老女人顺眼，舒中再漂亮算起年龄来，也是五十朝外的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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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说，自妻子去世后，这两年来他突然觉得生活的自由度大

增，无论晚上回家多晚，或者不回家，根本用不着向谁解释，虽

然亡妻生前并未干涉过他的生活，但回家看到那张沉默的脸

和忧愁的目光，他心里就不愉快。现在他才体会到为什么现

在有单身贵族之说。一个人多自在。再婚？不是自己为自己

找一个枷锁来套么！

今日，舒中就要回到风川了，何云峰决定搞一次接风宴

会，把还留在风川的原军大分校的校友们全找到一起来，做一

次感情大联络。

军大分校，全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

风川分校，当年，为巩固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军大分校

的干部和学员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剿匪、征粮，接着参加抗美

援朝，土改，开发边疆，向少数民族地区进军，修铁路修国防工

程⋯⋯有的牺牲了，有的调走了；以后又是三反、五反，反右

派，反右倾⋯⋯又有进了班房的，服毒自杀的，下放劳动的。

军大分校的人，在风川渐渐所剩无几了。然而，人世间千奇百

怪无奇不有，佛法上叫轮回，哲学上叫螺旋，分散了的军大分

校校友们，除了死的转了一圈差不多又转回到风川市。连几

十年杳无音信的舒中，转了一个大圈儿也回到风川市来了。

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包括它的前身中原军政大学有数以

万计的校友，校长政委为刘伯承、邓小平，大约有相当高的负

责人牵头，组织了校友会。编校史，写回忆录，还拍电视剧，搞

得热火朝天。风川市的军大分校校友之间基本上互不联络，

形同散沙。此次，舒中回到风川市，却使军大校友们的关系出

现了一个大转变。首先想到要转变那种疏远关系的是何云

峰，也许他想让舒中一踏上风川市的土地就沉入到老战友的

友爱中，让她时刻记着现在与她一起工作的，是当年从血与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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钰则更加感动，过去是他

中冲杀出来的战友。

办这种事，对于一个当政的市长来说，简直是举手之劳。

首先，他亲自登门去请示了老省委副书记李陵的夫人庞钰。

本来，他可以打个电话就把问题说清的，但对于庞钰他必须亲

自登门，否则就失去礼貌了。庞钰是河南师范学校的学生，开

初报考的是中原军大，后来，随着革命的胜利，中原军大进驻

南京，改为二野军大。进军大西南后，军大在风川成立分校

后，她任中队协理员，是何云峰的上级。从那时起，她就喜欢

这个年轻人，他虽然“样子”不怎样，但活泼滑稽，和他在一起，

特别轻松愉快，他时常突然冒出一句话，足叫她笑五分钟。不

但如此，他还经常送一些价格不贵，但特叫人喜欢的小物品。

比如他知道李陵好嚼干胡豆喝酒，每次去见老政委，总少不了

带酒和干胡豆去。五十年代，带去的是烧酒，以后风川酒驰名

全国了，他就送风川酒，当然不是一瓶两瓶，而是整箱，干胡豆

换成了驰名本省的怪味胡豆。近年台湾商人在大陆办厂生产

的本味花生米在市场特别畅销，怪味胡豆又换成了台湾本味

花生米。老首长年纪大了，牙齿已不如当年，这种花生米又酥

又脆，还不含糖，正对老爷子的胃口。对庞钰他就不能送酒送

胡豆，送的是化妆品，五十年代送“百雀羚”、“友谊”，以后送国

外走私来的“如意”雪花膏和缅玉。这些东西也不知他怎么搞

到的；近年法国化妆品进入中国市场，他奉上的就是“ＹＳＬ”和

欧莱雅的“蓝蔻”系列了。送这些东西他做得很巧妙，话说得

恰到好处，不让人觉得在受贿、收礼。更使老两口感动的是，

他不但他们在位的时候要送，二人离休后，他对他们更热情，

不让他们有“人一走茶就凉”的感觉。无怪李陵在许多场合总

是说：“何云峰这个同志品德好。”庞

有求于她，自她下海到风川做生意，处处都得依靠这个风川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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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不是他处处关照，她能发展这么快？因此，

今日她一见到他时，就用河南人特有的亮嗓说：“小何子，你来

得正好，我正有事要找你。”

尽管他都５６岁了，但她仍这样称呼他，一则显现自己的

老资格，二来也表示关系久远。

听说她有事，他立刻放下自己来的目的，先讨好地说：“有

什么事要我办？我意念中觉得你要找我，专门赶来听吩

咐的。”

庞钰止不住打了个响亮的哈哈：“别耍贫嘴，你哪里专门

为听我吩咐而来，是闲得无聊，想尝尝我们金威大酒楼的时鲜

菜吧？都是一市之长了，还长不大，一副油头滑脑的样子！”话

说得十分尖锐，脸上的笑容却愈绽愈开。

他并不觉得她在挖苦，反而更加愉快：“老上级您这是狗

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，我要不来，您的什么工程、用地、贷

款，谁给您批？”

庞钰撇撇嘴：“谁要你批什么？今天我可有重要事要讨讨

你的主意。”

“重要事？！”何云峰不得不认真了，老太太平常有什么重

要决策，事前都要和他商量的，“是生意上的？还是我们风川

市政府有谁给你找麻烦？”他现在说这个话，显得底气很足，不

像过去高泽群当权，他不敢表态。

“你风川市哪个敢找我麻烦？”庞钰的自尊心有点受损，

“当真老头子才退位茶就凉了？没这种怪事！小何子，今天我

找你，纯属我们家庭私事。”

“私事？”何云峰一下笑起来，“怎么，老政委有了年轻的，

要打脱离？”

“放你的狗臭屁！”庞钰也笑起来，“你个死小何子，没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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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经。”

“你不是说改革，改革，把老头子给你们改跑了。”何云峰

嬉皮笑脸地说。

“他敢跑！别人我说不准，我们那个老榆木疙瘩，借给他

一百个胆子，他也不敢越雷池一步。”但她叹了口气，这口叹气

着实把何云峰吓了一跳，老太太向来是个倔犟的人，很不容易

听到她叹气。但等她把话说出来后，何云峰却笑得前躬后仰。

“唉，我媳妇还有半个月就要临产了。”

“要生孩子，这是喜事呀。”

“唉，要是在国内，还有啥发愁的，可她现在在美国。按美

国的法律，如果生在美国，就是美国人，如果回来生，又怕路上

出事。你说咋办？”说着眉头不禁锁起来，而嘴角却露出笑意。

她媳妇在美国，对何云峰不是新鲜事，这女子出国时，还

是他帮助找了个美国商人担保的，说是自费出国留学，其实读

书是次要的，像她那样智商不高，学业平平的人，想要拿个硕

士博士，实在太难，要想在美国留下来，只有生个孩子。媳妇

拿到绿卡，儿子就不愁没有退路。何云峰何等聪明的人，个中

根根底底，他一清二楚，此时，他收住了笑容，装得挺认真的样

子说：“那就在美国生嘛。”

庞钰一副挺痛苦的表情。“以后，我的孙子不成美国

人了？”

何云峰显得更认真：“成了美国人才好哩。咱共产党人不

是要闹世界革命么？这就当你们在美国播下了革命种子。说

不定，你的孙子会在美国发展得更好，等拿到博士学位后，到

风川市接我这个市长的班。”

庞钰又撇撇嘴：“谁稀罕你这个市长。”

何云峰说：“那就不回来，在美国继续发展，说不定能竞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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庞

⋯⋯上美国总统

钰再也克制不住隐藏的笑，爆发性地大笑起来：“看你

这张油嘴，没正经。不过，你的意见也对，就让她把孩子生在

美国吧。”她的心里真的乐开花了。媳妇怀孕又不是一天两

天，要回来生孩子早启程了，何苦拖到现在。她的目的，是要

给何云峰打个招呼，让他在舆论上给她遮挡遮挡，他们是老共

产党员，不是那种想赖在美国的人，更不是那种认为美国的月

亮比中国圆之辈。

“孙子生在美国，有啥困难吗？”何云峰主动伸出援助之

手了。

“也没啥困难，只是美国医药费很高，在那里生孩子，可能

要花不少钱。你能帮忙弄点美元吗？”

“要多少？”何云峰显得很干脆。

“十万。不过先说好，我用人民币兑换，决不能平白无故

地占有，只侵占一点你们市的外汇指标。”

何云峰怪罪地看了她一眼：“嗨，这算什么，老政委和你是

风川的解放者，没有您们，哪有风川市的今天，难道用点外汇

还不应该？我马上给吴志远讲一讲，让他直接给您汇到美

国去。”

“其实小吴子我给他讲也可以⋯⋯”

何云峰果断地说：“还是我给他讲吧，这样妥帖一些。”

庞钰感激地点点头：“好，那就这样。”

吴志远是风川市的银行行长，也是军大分校的校友，李陵

和庞钰很看中的人，曾有一段时间，内定由他来做风川市市

长，免得高泽群身兼两职，但这时，省纪委和省人大接到了一

封举报信，揭发他和外商的关系不清，在信贷上有不少违规行

为。因而吴志远的市长任职，在人大搁浅。对于这样一个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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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呃

争者，何云峰决不会肥水落入外人田，这个人情当然该他送，

吴志远那里，他只不过打一个电话，庞钰的事，他敢顶着不

办、么！

庞钰如愿以偿了，心情特别好，就想给何云峰多谈几句。

此时，她突然想起了个问题：“嗨，小舒多久到？”

她说的小舒，指的就是舒中，军大分校的人，除领导人外，

在她眼里都是小字辈。

何云峰说：“我已派车接她去了，可能今天就到。”说到正

题，他显得很谦恭，“您看，是不是给她组织个接风晚宴？”

庞钰高兴地说：“当然应该接风。小舒离开风川几十年

了，怎么能轻慢呢？”她对舒中向来有好印象的，她年轻时也很

漂亮，漂亮的人喜欢漂亮的人，这几乎是一种天性，当年舒中

到军大分校报到，她看她一眼就喜欢上她了，她还给舒中介绍

过几个老干部，可惜都被拒绝了。现在舒中回风川市做一把

手，这对她也太重要了。她说：“我早就做了安排，接风宴就安

排在金威大酒店的豪华宴会厅，多请一点人，搞得隆重点，小

舒现在可是衣锦还乡。”说着意味深长地瞥了下何云峰。

何云峰是何等敏感的人，立刻声明：“呃，呃，我这可是一

切从今后的工作出发呀。”

庞钰不屑地一笑：“谁知你打的啥算盘。不过也是情理之

中，你们俩过去结婚没被批准，现在又汇到一起来，一个一生

未嫁，一个虽然另婚了，妻子又去世，也打着单身⋯⋯”

呃，老大姐，打住，打住，”何云峰完全是一副被误解的

样子，“您太不了解我了，我早就发过誓不再娶⋯⋯”其实他这

句话言不由衷，他应该说的是，谁还去找五十多岁的老太婆。

只是在最怕人说老的庞钰面前说出来，准讨一阵臭骂。

庞钰怎么不了解他？现在谈他和舒中的婚姻，不过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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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笑罢了。现在有点权的官们，哪个不去泡夜总会，洗桑拿，

搞异性按摩，谁会弄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在身边。想到此，她油

然从心底升腾起怆然感，一种不快袭扰心中，语调变得有点冷

了：“好吧，晚上八点在金威大酒楼豪华厅。酒楼这边，我来通

知吧，叫何凯准备充分点。”

何云峰说：“那我就把在风川的军大分校的老校友们全通

知到⋯⋯”

“通知老校友们？”庞钰犯犹疑了，坦白说在这些老校友

中，有的人她实在不想见，自她到风川投入商海以来，总有那

么几个人七嘴八舌，特别是现刚下台的高泽群，没少给她找麻

烦，要不是何云峰，她恐怕在风川站不住脚哩。但她又转念一

想，舒中今后是风川市的第一把手，重大问题还是要她点头才

算，眼下正在争取高尔夫球场的批地问题，由于用地量过大，

又在近郊，且都是良田，舒中肯定要过问，接风宴会一定要搞

得热闹，老校友大团聚，最能调动人的怀旧情感，而今，在老同

志中最能使人为之付出的就是这种情感，何云峰这个点子应

该是想得很棒的，无论自己多么不愿意，把老校友们找到一起

欢迎她都利大于弊。她心里平衡了，说：“好，不过，对有些同

志你要打个招呼，几十年了，由于各人的进步情况不一样，地

位、生活水平也不一样，晚上的宴会主要给舒中接风，个人的

恩恩怨怨，委屈磨难就不要说了。”

何云峰赞同地：“对，这很重要，我先给有些人把话说在前

头，聚会时，当说的话就说，不该说的别乱放炮。啊，高泽群通

不通知呢？”

庞钰想了想：“高泽群就算了，他有肝病，和大家一起吃饭

也不卫生嘛。啊，几十年了，这次算是老校友真正的聚会，索

性我优待，晚宴按７折收费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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